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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韩熙载夜宴图 》是回到台湾舞台的一个重要作品
，

因

为受到荷兰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热烈的邀请
，

感觉到这次的

演出有一种重大的责任
。

因为
“
汉唐乐府

”

自 ����年的 《艳
歌行》开始

，

一路在欧洲
，

特别是法国巴黎
，

打下了基础
。

法

国人面对南管的美学价值
，

推崇备至
。

之前已受邀出席亚维

侬艺术节
，

里昂艺术节
，

����年与巴黎小艇歌剧院合作的

《梨园幽梦 》于巴黎市喜歌剧院演出
，

到了今年年初
，

又受

邀到巴黎夏佑剧院演出
，

可知受肯定的程度
，

在里昂艺术节

的时候
，

更获得了舞蹈奖的肯定
。

可是在众多的荣耀与肯定的同时
，

回到台湾的表演艺

术节
，

仍是令人忧心忡忡
。

太多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
，

为

了做到理想的效果
，

再三修改
，

不断增加工作的难度
。

台湾

在表演艺术上的专业与艺术资源
，

仍然未上轨道
，

国际上的

文化成果
，

如没有受到适当的照顾
，

将会成为泡沫
，

错失良机
。

因此
，

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
，

对创作
、

意念做出最大的可

能
。

回到主题上
，

这次的创作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
。

中国传

统的南管
，

因曾经历战乱
，

整个艺术表现空间大为简化
，

十分

贫乏
，

演员的着妆
、

行头仍采京剧的旧制
，

地方戏的色彩很

浓
，

却失去了南管本身独特生命力的光彩
，

形式显得单调
，

与

世界潮流格格不人
。

我经历了陈国富电影 《我的美丽与哀愁 》的南管片段
后

，

采用了布袋戏的美术形式
，

因为只是配乐
，

当时并没有太

多的深人探索
。

到了另一南管剧团—江之翠实验剧团的

设计时
，

野台戏的味道很浓
，

又采用了面具作为表演的特

色
，

以节子戏为主要的表演形式
，

演员要兼顾唱与舞蹈的演

出
，

但没有基本的舞台概念
。

到了与汉唐的合作时
，

因为剧团本身就有一个勾栏式

的舞台
，

作为音乐表演之用
，

后来沿袭这个既定的模式
，

舞蹈

也编人咫尺的范围内
，

方寸中显细致
。

我已开始感觉观众的

接近
，

对舞台美术的影响
，

因此把一切繁琐的装饰简化为色

彩与线条
，

呈现俭朴与华丽并置之美
，

这也是新古典的美学

表现
。

我们开始了一个把舞蹈与唱念音乐既分开又并置演出

的格局
，

开始了 《艳歌行 》
、

《俪人行 》
、

《荔镜奇缘 》的舞
作

，

在中法合作的《梨园幽梦 》中
，

由于以法国巴洛克音乐剧

格局为基准
，

对于南管的舞台却没有启示性的作用
。

直到

《韩熙载夜宴图 》
，

我们渴望得到一个南管舞台的梦想得以

实现
。

我们仔细翻阅南管舞台固有的形式
，

即感到他所提供

的表演空间十分狭窄
，

只能演一些极简单的演出
。

第一个面

对的问题是
，

把舞台空间化
，

而非一个特定的表演位置
。

空

间化的结果是区分了上下场的位置
，

舞蹈的空间
，

与音乐的

平行和谐
，

我找到一种象征式的处理
，

既有写实的元素
，

又

有抽象的实体
。

在 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
，

我把色彩做了十分严谨的处理
，

去找到韩熙载画作与舞蹈音乐间的和谐性
。

因木的质感要

求真实
、

自然
，

又单一和谐
，

没有语言
，

我采用了一种冷调的

木本色
，

把整个空间压缩在一个领域中封闭起来
，

就连做为

戏用道具的家具
，

亦采用同质感
、

同色调
，

把演出空间的虚与

实
，

同时放置在一个静态的呈现中
，

而主要的服装
，

来自原画

的变奏
，

色彩鲜艳的对比
，

保留在最主要的特定人物中
，

如绿

腰王屋山的蓝色
、

郎灿的红
，

其它的演员
，

一律在一个音律的

丰富变奏中平衡展开
。

在一个压抑的处理下
，

极繁复的色彩关系形成画面低限

的跳跃
，

以此来保留原画的气韵
，

在移动的咫尺之间
，

成为以

舞蹈表述绘画的可能
。

音乐在色彩关系间
，

进人一种超越时

空的美感
，

使之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经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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